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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莫言小说对“十七年文学”的继承与借鉴

崔　谦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１１９）

摘要：莫言作为中国当代文学“５０后”作家的代表，学界围绕他开展的研究可谓相当丰富。在论及莫言的创作与古

今中外艺术资源的关系时，许多研究者会把关注的重点放在莫言小说以多元艺术资源为基础，追求写作的创新性

和独特性上。但通过分析莫言笔下近代历史和农村题材的书写、初期创作对“真善美”的文学价值的直接追求、８０

年代中期之后作品中的暴力叙事，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小说的题材选择、价值追求和叙事形式等方面，莫言明显地表

现出了对“十七年文学”这一当代文学“近传统”的继承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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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位致力于讲好当代“中国故事”的作家，

莫言的作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堪称当代

文学“高原”上的一座“高峰”。与此同时，莫言研究

也逐渐成为了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

其中，有关莫言创作与古今中外艺术资源的关系，

许多评论家和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细

致的解读：例如山东独具神秘性和想象力的齐文化

对莫言创作的影响；莫言小说与《聊斋志异》等民间

故事、与高密地方戏曲茂腔等民间曲艺之间的关

系；以及在８０－９０年代小说形式创新变革的大背景

下，以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对

莫言创作的启发，等等①。但倘若站在一个更为宏

观的文学史视角上回顾这段莫言研究史，我们不难

发现，上述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在莫言以多种艺术资

源为基础，追求小说的创新性和独特性上。其意义

不仅在于进一步在文学史上凸显了“新时期文学”

的文学成就和价值，同时也进一步佐证了当代文学

史中的“进化史观”：即在以莫言为代表的作家们的

不懈努力下，追求变革与创新的“新时期文学”正在

超越“十七年文学”中业已形成的创作模式，实现了

当代文学的跨越式发展。

但随着文学史研究视角的不断更新，在近年来

“重读”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作品的背景下，越来越

多的学者开始采用全新的文学史观“重评”本时期

的作家创作，在看到他们创新写作内容和形式的同

时，也开始注意到他们的作品与“十七年文学”这一

当代文学“近传统”之间的联系。因此，重新审视莫

言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到新世纪头十年的创作，我

们也应注意到其与“十七年文学”的交集，在关注莫

言与前人的区别之外，认真、系统地梳理和解读他

对“十七年文学”的吸收、消化、承续。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讲到：“人们会发现文化

乃运作于民众社会之中，在此，观念、机构和他人的

影响不是通过控制而是通过葛兰西所称的积极的

赞同（ｃｏｎｓｅｎｔ）来实现的”［１］９，这种“赞同”主要来自

演说和语言完成的“建构”，它不仅表现为在语言和

行为上的认同与支持，更表现为思想上的内化与接

受。对于莫言这一代“５０后”作家来说，他们的成长

阶段正处于革命文化开始系统建构，群众对其逐渐

表示“赞同”，这一话语“生产———接受”过程中。因

此作为被建构的革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十七年

文学”，在莫言的意识世界中也经历了一个“被赞

同”的过程，最终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由于能接触的资源比较有限，莫言在童年和少

年时期阅读了很多“十七年文学”中的经典。他在

和评论家王尧的一次对话中谈到：“少年时期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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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印象深刻，终生难以忘怀。《红岩》《红旗谱》《林

海雪原》《保卫延安》《踏平东海万顷浪》等。”［２］９３在被

问及这些作品是否对他的创作造成了积极的影响的

时候，莫言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他以《苦菜花》为例，

进而讲 到“‘红 色 经 典’对 我 的 影 响 是 很 具 体

的”［２］２２７。在笔者看来，这种“具体的影响”在于“十

七年文学”不仅引导莫言走上了创作道路，更重要的

是它在题材选择、价值追求和叙事形式等方面，无形

中为莫言提供了“借用”或“改造”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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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随着鲁迅《故乡》《祝福》等描

写农村农民的短篇小说的发表，以及蒋光慈等作家

提出无产阶级文学的主张，“农村”与“革命”开始成

为现代文学中重要的创作题材，并随着现代文学的

发展积累了相当深厚的写作经验。“十七年时期”

这一写作经验在“对革命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本质化

叙述，以及对新生活的赞颂和认同”［３］１５２的文学目标

中被加以继承和改造，最终逐渐转化形成了“革命

历史”和“农村”两大题材，这两类小说在作家的数

量、作品的艺术水平上与同时期其他题材相比都显

得较为突出。因此，这两种题材在“十七年文学”中

的“再发展”，让它们经历现代文学的艺术积累后又

形成了新的写作经验，而这种“新经验”则成为了留

给“新时期文学”的作家们的财富。作为“新时期”

成长起来的代表作家之一，莫言忠实地继承了这笔

财富。具体来说，“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小说”和农

村题材小说为他提供了一个创作方向，让他也开始

围绕农村和近现代史展开思考，从中寻找灵感。这

不仅给他的文学理想找到了寄托，也让他获得了广

大读者的认可和学术界的肯定，实现了文学价值和

文学史价值的双丰收②。

纵观莫言３０余年的创作历程可以发现，他之所

以能在这两类题材上取得成功，与他的个人经历与

阅读经验是分不开的。

首先，作为一位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作家，莫言

曾多次谈及故乡、童年对其创作的影响。在他看来，

故乡的村庄是他的“血地”，从出生开始他就与这里

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童年乡下饥饿和孤独的艰苦

生活则成为了他创作的财富。这种与农村血肉相连

的情感，无形中让莫言的农村书写接续了“十七年时

期”赵树理、柳青等作家的文学传统：在《三里湾》

《“锻炼锻炼”》等作品中，赵树理通过对“中间人物”

的刻画，延续了他在延安时期的“问题小说”意识，忠

实地反映了农民面对的现实问题；柳青则用他真诚的

写作态度，在《创业史》中不仅反映了农村发生的“深

刻变化”，也表现出了极强的思想深度。而莫言取材

农村的小说同样是把反映农村真实境况、关注农民生

存境遇作为自己的写作立场，以此表达自己的人文关

怀。例如在谈及创作《天堂蒜薹之歌》的缘起时，莫

言说之所以创作这部作品，是因为他在报纸上看到了

一则当时山东某县“蒜薹事件”的新闻，当地农民在

这起事件中的遭遇给他造成了很大触动，作为一个作

家的责任感和良知让他觉得“应该为农民说话”，要

以这个事件为素材“写一部为农民鸣不平的小说，为

农民呼吁”［４］２８２。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和《生死疲

劳》则将笔触指向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就

创作的出发点而言，莫言在这些小说中延续了柳青等

前辈作家的创作理想，那就是试图通过作品展示出新

中国农村和农民发生的“真实”变化。虽然由于时代

背景、知识背景的差异，二人对小说中“真实”的理解

有所不同：柳青更加侧重于从生活出发，寻找生活的

“本质”、表现“现实”的发展趋势和自身的理想追求，

因此《创业史》表达的是一种“应该如何”的“真实”；

而莫言则侧重于从自己童年的经历和见闻出发，运用

“魔幻”的方式去描写自己亲身体验的“现实”，如他

把自己的记忆中的真实事件和人物作为故事原型，讲

述了《丰乳肥臀》中母亲上官鲁氏“偷粮”的故事，塑

造了《生死疲劳》中的单干户蓝脸形象③。因此在莫

言的作品中，作家追求的是一种“实际如何”的“真

实”。但就作品的思想性而言，两位作家无疑都在作

品中寄托了对农村、农民问题的深刻思考。

其次，莫言在童年和少年时期的阅读经历在很

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了他对文学的认识，使他认为

“小说应该像《林海雪原》那样的，《红岩》那样的，

《野火春风斗古城》那样的”，并且意识到“如果我想

搞文学，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２］１１８。在这

样的创作观念影响下，从１９８５年在《红高粱》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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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民间抗日故事开始，莫言开始了对历史的讲述。

相较于主要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历史小

说”来说，莫言的视野更加宏观，他着眼于整个近现

代历史，从其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战争中寻找素材。

１９８７年，莫言发表了同样取材于抗战的短篇小说

《凌乱战争印象》；９０年代和新世纪初，他又创作了

再现包含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内近半个世纪民间

历史的《丰乳肥臀》，以及以２０世纪初民间反帝爱

国运动为背景的《檀香刑》。在莫言研究当中，上述

作品通常被当作“新历史小说”的代表文本，研究者

们通过论证其在历史叙事上所体现出的如民间化、

个人化、偶然化、欲望化等特征，进而证明莫言在历

史叙事上的创新性变革④。但笔者认为，在看到这

些作品的新质的同时，它们与“革命历史小说”的联

系同样值得关注。首先，正如莫言在回顾这一阶段

的创作时所说的，与其说《红高粱》一类的所谓“新

历史主义”小说是“受了西方的、拉美的或者法国新

小说派的影响，不如说是受到了我们红色经典的影

响”，所以这些作品应该被看做是“‘文革’前红色经

典的自然发展延伸”［５］。具体来说，“革命历史小

说”成了莫言认识和了解战争环境、细节，学习如何

用小说反映近代历史的一座桥梁。他借助阅读这

些作品，不仅获取了描写历史事件和战争的写作素

材和艺术灵感，也掌握了在小说中书写历史的基本

技巧。其次，歌颂革命、讴歌英雄的“革命历史小

说”不仅是爱国主义的最好诠释，当中也蕴含着对

中华民族精神和对底层人民身上的高尚品质的颂

扬。无论是《红高粱》中民间武装的侠义精神和原

始正义感，还是《丰乳肥臀》中上官鲁氏在战争中承

载苦难后的朴素母爱，抑或是《檀香刑》中孙丙愤起

抗德后慷慨赴死的悲壮，莫言借助这些情节和人

物，同样表达出了他内心中素朴崇高的爱国情感，

以及对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赞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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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１年，莫言发表了短篇小说《春夜雨霏

霏》⑤，自此走上了创作道路。作为一个身在军营、

初登文坛的青年，此时的莫言认为“‘善’能改造人

类，‘善’是‘美’的灵魂”，因此他“拼命地制造‘美’

的火花，想用它照推我的小说中人物圣婴般纯洁的

脸庞”［６］１。这种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恰好也是

“十七年文学”的价值目标。总体而言，５０－６０年代

的作家通过对历史或现实的反映，在表达对国家民

族的关怀的同时，也展现了人民群众身上真诚、善

良、高尚的品质；相较于这种宏大叙事，个人感情的

表达虽然含蓄，却也朴实诚挚。纵观莫言初期的创

作⑥，在他平实生动的叙述以及富有抒情色彩的语

言背后，不仅有一个年轻解放军战士的心灵轨迹，

更有一个作家对如何表现“真善美”的思考。

具体来说，思考的结果首先表现为莫言对真

诚、善良、美好的人情人性的刻画和展示。例如小

说《春夜雨霏霏》讲述的是独在家中的军嫂兰儿在

一个细雨霏霏的春夜里，向她远在边疆海岛保卫国

土的丈夫倾诉衷肠、寄托思念的故事。在女主人公

独白式的叙述中，不仅有她和丈夫的甜蜜时光，也

有丈夫入伍后家中的生活琐碎，更有一个女人在面

对丈夫舍小家为大家的决定时的复杂情感。从情

节上看，作品最引人注意的是对夫妻感情的生动展

示。一方面，莫言所用的语言较为直白，但又能让

读者感受到一种含蓄委婉的情调。比如作品在夫

妻新婚燕尔却又即将分别时写到：“你握着我的手

说：‘谢谢你，好妹妹……’我说：‘谁用你来谢……’

一边说着，一边就将成串的泪珠儿滴落在你手

上。”［７］５作家在此仅用几句简短的对话，便将此时二

人的难舍难分书写的淋漓尽致。另一方面，莫言将

情与物或景相结合，类似“绿柳、红桃、细雨，还有我

们俩，和谐而融洽地交织在一起，分也分不开，割也

割不断……”［７］４这样的表达；以及妻子在丈夫送给

自己当作定情信物的贝壳和画作中表达思念和爱

意的情节，同样准确地表现了美好真挚的夫妻感

情。而莫言借助夫妻间纯真细腻的感情，反映的正

是普通群众身上以事业为重、以祖国为重的可贵品

质和高贵情操。

无论是《春夜雨霏霏》中夫妻情背后的爱国情，

还是《放鸭》中勤劳朴实的李老壮对美好生活的追

求，抑或是《售棉大路》中杜秋妹等四人在卖棉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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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友情，莫言此时的创作大多围绕军人的爱国

精神、人民的建设热情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展开。他

把时代的风貌同自己的真挚感情交融在一起，描绘

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纯朴生活和人物身上的人情美、

人性美，不仅与通过关注“伤痕”、表达“反思”、呼唤

“改革”来书写人情人性的“新时期文学”形成了共

鸣，也接续上了“十七年”正面塑造人民群众形象的

文学传统。

其次，莫言对牺牲奉献精神的赞美与歌颂也反

映了他对“真善美”的追求。作为中华民族的崇高

品德之一，舍生取义的精神在“十七年文学”中有着

集中的体现。当时的作品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

“典型”意义的英雄形象，他们虽然各自有其独特的

形象特征和精神气质，但都有着理想高尚、不畏牺

牲、甘于奉献的革命英雄主义品质。这不仅是舍生

取义的传统美德在当代文学中的最好注脚，也是这

些作品长久以来能够打动读者的重要原因。这一

时期，部队的环境和军人的身份让莫言可以深入子

弟兵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客观、真实地展示部

队生活、描写军人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莫言没有

像“新时期”其他军旅作家那样追求军事题材的艺

术变革，而是很自然地沿着“十七年文学”的文学观

念与创作传统，在作品中塑造英雄、歌颂英雄。无

论是《春夜雨霏霏》中离家驻岛的丈夫、《丑兵》中

的“丑兵”王三社、《岛上的风》中的守岛战士李丹

和刘全宝，还是《黑沙滩》中的场长左来福，他们虽

然都是和平年代的普通战士，但与“十七年文学”

中梁生宝、杨子荣、江姐等经典形象有着明显的相

似之处。一方面他们都是来自群众的平凡英雄；

另一方面他们都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革命英雄

主义精神，并且用行动展现出了勇于牺牲、乐于奉

献的高贵品质。

例如小说《丑兵》中，主人公王三社是一个面相

极其丑陋的士兵，用叙事者“我”的话来说，“他长的

很丑，从身材到面孔，从嘴巴到眼睛，总之———他很

丑”［８］１２。他的长相不仅让他经常受到奚落和嘲笑，

被人叫做“卡西莫多”，也让他显得卑微，经常因此

受到不公正对待。但就是这样一个外表丑陋、内心

自卑的人，却用他的实际行动赢得了战友们的尊

重：当“正义的复仇之火在南疆熊熊燃起”［８］２２的时

候，他主动走上前线保家卫国，最后光荣地献出了

自己宝贵的生命。作品中的人物设计明显表现出

了自５０年代起延续下来的一种审美取向：那些其貌

不扬、甚至外表丑陋的人，往往会因高贵的品质而

受到尊敬和爱戴。小说正是通过“丑兵”外在与内

在的对比、战友们在他出征前后对他的态度的对

比，一步步带领读者认识这位英雄，让读者在他的

牺牲奉献精神中感受他的伟大人格。此外，在莫言

讲述日常生活故事的作品中，他也会写到普通人牺

牲自己、成全他人的感人故事。在小说《因为孩子》

中，莫言用传神的叙述和简练的对话讲述了黑头、

二毛两家因为孩子秋生和大胖的争执产生矛盾大

打出手，到后来秋生溺水，二毛放下嫌隙出手救人，

最后两家冰释前嫌的故事。作品不仅诠释了“远亲

不如近邻”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更表现了作家对

日常生活中舍己为人高尚品行的赞扬。

莫言在创作初期着眼于表现人性善人情美和

牺牲奉献精神，表达“真善美”的价值追求，除了与

他所处的环境、特殊的身份有关外，也与当时的时

代背景有着紧密的联系。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百废

待兴，人民的精神品质、人际关系也需要重新建设，

因此需要用文学艺术作品让人们认识、发现、感受

“真善美”，引导人们重建自己的精神世界。在这一

背景下，以“真善美”为价值原则的“十七年文学”启

发了莫言的创作，他以此作为自己创作的基点，进

而为那些从动乱中艰难跋涉过来的人们重新建构

了一座精神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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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１９８５年发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开

始，莫言的创作在风格、趣味、理念上都相较之前有

了质的变化。具体来说，莫言用对暴力、淫乱、血腥

这类丑陋的事物的夸张描绘或浓烈渲染，揭露了历

史与现实中的“假恶丑”，表达了自己对时代、社会、

人性的思考，也让读者在阅读丑恶的过程中否定丑

恶，最终认识到“真善美”的可贵。在这之中，对暴

４８



第２期 崔　谦：论莫言小说对“十七年文学”的继承与借鉴

力的书写与展示可谓莫言实现上述创作目标的重

要手段之一。这种暴力叙事不仅是莫言在１９８５年

后写作方法革新的大背景下，对进入国内的欧美现

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写作方法的尝试与实验；也是

对“十七年文学”表现主题的重要叙事形式的继承

与实践。

作为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的重要元素，“暴力”

的作用以及影响可谓不言而喻。在宏大的现代革

命背景下，它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革命话语的重要组

成部分之一。因此可以看到在表现革命、反映现实

斗争的文学作品中，暴力叙事往往也会集中出现。

自“革命文学”开始，“左翼”作家笔下就出现了对暴

力的描述；到了“延安文学”时期，文学中的暴力叙

事开始逐渐趋于成熟，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丁

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等作品

中，均可以看到作家对暴力的表现⑦。而“十七年文

学”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叙事形式的发展：无论是回

顾革命战争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还是展现现实

深刻变化的“农村题材小说”，都对暴力有不同程度

的书写，它作为一种写作手段，对彰显作品的主题

起到了重要作用。大体上看，“十七年”的暴力叙事

可以分为以下三种形式：第一类是在如《保卫延安》

《林海雪原》等描写敌我双方正面作战的作品中，为

了展现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对战争过程的描写；

第二类是在如《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等描写地

下斗争的作品中，为了展现革命者坚定的革命信

仰，对“反动派”在刑讯逼供时采用的残忍刑罚的描

写；第三类是在如《创业史》《艳阳天》等农村题材的

作品中，为了显示现实的“深刻变革”，对“翻身农

民”对地主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描写。

反观莫言８０年代中期之后的创作，可以看到

“十七年时期”形成的三种暴力叙事模式在他的小

说中均有体现。莫言通过对其进行借用或改造，不

仅让这些作品在传播过程中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

象，也让他的暴力叙事成了批评家们关注的焦点。

首先，莫言在《红高粱》等作品中，延续了“十七

年文学”对战争暴力的描写。值得注意的是，虽然

《红高粱》与《林海雪原》等作品一样会写到战争中

的暴力，但二者的侧重点却有所不同：“十七年”的

战争小说侧重于表现战争中的“暴力过程”，即要取

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必须采用武力手段进行反抗，

对战争暴力本身的展示却较为宏观；而《红高粱》则

侧重于表现战争中“具体的暴力行为”，即在作品中

借助对战争中施暴者的残忍行为以及受虐者遭受

的痛苦的具体描写，表现战争的残酷，表达对战争

的思考。例如莫言这样写道“我奶奶”壮烈牺牲时

的情形：“奶奶挣扎着要坐起来，她的身体一动，那

两股血就汹涌地蹿出来”，“奶奶胸前的血块很快就

把父亲的头颈弄湿了，父亲从奶奶的鲜血里，依然

闻到一股浓烈的高粱酒味”［９］６１－６２，与之相类似的描

写，在整个《红高粱家族》中也多次出现。在这里，

莫言通过描绘战争中人的死亡场景，在还原战争原

本形态的同时，也引发了对“战争意味着什么”的

深思。

其次，莫言通过描绘《红高粱》里罗汉大爷被

日军剥皮的场景，以及《檀香刑》中对阎王闩、腰

斩、凌迟和檀香刑的细致描写，延续了“十七年文

学”对刑罚暴力的描写。从属性上讲，莫言此处的

暴力描写与前人一样，都是表达作者观念，刺激读

者阅读想象，引发读者思考的一种写作手段。但

莫言借助表现刑罚暴力所表达的观念，显然要更

加宽泛、宏大。莫言借助残忍的酷刑描写，在《红

高粱》中试图发掘战争与人性之间的联系，寻找解

开“为什么加入战争后，人会变得暴虐”、为什么

“战争是与人性中施虐的暴力需求以及这一类生

命冲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１０］１７６等问题的答案。

而《檀香刑》对各种酷刑反复、细致的展示，无形中

让莫言承接了鲁迅的批判精神。就像小说中德国

公使克罗德所说：“中国什么都落后，但是刑罚是

最先进的，中国人在这方面有特别的天才。让人

忍受了最大的痛苦才死去，这是中国的艺术，是中

国政治的精髓……”［１１］８４这无疑是对依靠酷刑维

持统治、利用酷刑满足病态需求的专制社会的辛

辣嘲讽和严肃批判。

最后，莫言的《生死疲劳》延续了“十七年文学”

对阶级斗争暴力的描写。作为一部讲述中国农村

自１９５０－２０００年５０年发展变化的作品，小说不可

避免地触及了５０－６０年代发生在农村的重大历史

事件，因此作品也就必然地写到了农民与地主之间

的阶级斗争。小说一开篇，就写到地主西门闹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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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改革中被执行了枪决：“他们用一杆装填了半葫

芦火药、半碗铁豌豆的土枪，在距离我只有半尺的

地方开火，轰隆一声巨响，将我的半个脑袋，打成了

一摊血泥，涂抹在桥面上和桥下那一片冬瓜般大小

的灰白卵石上……”［１２］４莫言在此用极具画面感的

表述，写出了建国初期农村阶级斗争的惨烈。但莫

言笔下的阶级斗争暴力与“十七年文学”相比，又有

着一定的差异。第一，二者表现的历史事件不同。

上文引用的情节发生于“土改”时期，而“十七年文

学”中农村阶级斗争的背景大多发生在“合作化”

“大跃进”期间，以“土改”为背景的作品反而回避了

表现其中的暴力现象［１３］３８。第二，二者表现暴力的

形式不同。《创业史》等作品中的阶级斗争大多表

现为路线斗争，其形式多为发动群众、孤立敌人等，

暴力特征不甚明显，而《生死疲劳》中的暴力则是典

型的武装形式。第三，二者所想要达到的目的不

同。柳青谈及写作《创业史》的意图时说道：“这部

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

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１４］实际上

这也是《山乡巨变》《艳阳天》等作品试图表现的主

题。因此，这些小说中对阶级斗争暴力的表现，也

可被看作是“革命怎样进行”这一问题的注脚。而

莫言则在赤裸裸地展示暴力之后，又用西门闹在

“死后”为自己“喊冤叫屈”的桥段，表达了对其背后

可能存在问题的“再思考”。

综上所述，莫言成长阶段阅读“十七年文学”的

经历，让他在思想上“赞同”了这类作品，最终也对

他后来的创作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十七

年文学”为莫言提供了很多创作养分，而莫言则通

过自己的小说，使之得以持续、反复地涌现。因此，

在研究莫言以及和他同时期的作家时，不能只看到

他们对前人的超越，也应该注意到他们对前人的继

承与借鉴，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到当代文学史中各

个阶段之间的关系，进而对当代文学７０余年的发展

有一个系统、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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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关于齐文化对莫言小说的影响，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杨守森《高密文化与莫言小说》，樊星《莫言与山东神秘文化———兼论当代山东作

家与神秘文化》，李洁非《鬼才写鬼事———莫言〈五梦集〉之四、之五》；莫言小说与民间故事、曲艺的关系，较有代表性的著述有莫言《学习蒲

松龄》，兰传斌《莫言与蒲松龄和〈聊斋志异〉》，《莫言小说中的民间故事》（郭小东等著《看穿莫言》），程光炜《茂腔与说书———莫言家世考

证之九》，张宜琦《莫言与高密茂腔》；莫言创作与西方文学的关系，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莫言小说中的魔幻现实主义》（郭小东等著

《看穿莫言》），张学军《莫言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藤井省三《魔幻现实主义地描写中国农村》，等等。此外还有大量涉及相关内容的

专著、文献、硕博论文，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② 以莫言的长篇小说创作为例，从１９８１年开始创作到２０１２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共写作长篇小说１１部，其中涉及近现代史或农村题材

的有７部，分别是：《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它们不仅受到海内外读者的欢迎，

也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们的重要研究对象。

③ 述及《丰乳肥臀》中这一情节时莫言曾说：“这件事看起来好像天方夜谭，但确是我母亲和我们村子里好几个女人的亲身经历。”参见莫言

《我的〈丰乳肥臀〉》《用耳朵阅读》，作家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１页。在谈论《生死疲劳》的创作缘起时莫言称：“这部小说的创作冲动来自

于我家旁边村庄里的一个单干户。”参见《李敬泽与莫言对话〈生死疲劳〉》《碎语文学》，作家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７２页。此外莫言在多处

演讲、访谈中也均提起过上述内容，此处不再赘述。

④ 专著方面，张志忠《莫言论》，贺立华、杨守森《莫言研究资料》，杨扬《莫言研究资料》，孔范今、施战军《莫言研究资料》，陈晓明《莫言研究：

２００４－２０１２》等文献中均有对莫言“新历史小说”的阐释与价值肯定；论文方面，张清华《十年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回顾》，陈晓明《以个人风

格穿透现代性历史———莫言小说艺术特质漫议》，温儒敏、叶诚生《“写在历史边上”的故事———莫言小说的现代质》，洪治纲《刑场背后的历

史———论〈檀香刑〉》等文章均从作品文本层面对莫言的“新历史小说”进行了研究。此外还有大量专著、论文，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⑤ 小说发表于保定文联当年出版的第５期《莲池》杂志，原题目为《雨夜情思》。

⑥ 从莫言１９８１年发表《春夜雨霏霏》到１９８４年创作《北方的河》，莫言共创作了１１篇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在风格、手法、审美追求等方面均

与莫言１９８５年之后的创作有较大区别，因此可将其归类为莫言的初期创作。详见李桂玲《莫言文学年谱》（上），《东吴学术》２０１４年第

１期。

⑦ 详见刘再复、林岗《中国现代小说的政治式写作》，唐小兵《暴力的辩证法———重读〈暴风骤雨〉》，唐小兵主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

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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